











        可以说，自戏曲诞生之日起，就与鬼魂形象结下了不解之
缘。而在这众多的成功的艺术形象中，又以窦娥、杜丽娘、倩女、李慧娘、阎
惜姣、敫桂英等女鬼的形象最为成功，影响最大。这些女鬼形象的出现，已经
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劝善教化作用了，在她们身上，折射出的是更为深刻的社
会内涵和更高的美学价值。  
  杜丽娘生前是一个官宦之女，千金之体。她纤尘不染，如同一颗晶莹的露
珠，透明得让人心疼，脆弱得令人碰都不敢碰。但是，这颗露珠还是从草尖上
滑落下来，跌碎了。而这竟缘于一个梦。  
  对于少女杜丽娘来说，她生活的天地是那么的狭小。她死前去得最远的地
方是自家的后花园，她见到的两个男人除了自己的父亲就是迂腐的老塾师，即
便是女子也只有母亲和婢女春香。她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男欢女爱，如果不是
那个神秘的梦，她自然也将和众多的女子一样，等待着父母来安排她的终身。 
  杜丽娘死了，与其说是一场无来由的梦使她让自己走上了绝路，不如说面
对无法冲破的冷酷现实，她主动开辟了另一个爱的天地。她没有许多其他女子
有过的逼婚经历，也没有因选定意中人而遭棒打不能厮守的痛苦历程，甚至连
最钟爱她的父母也不知她因何而死。是人间奇缺的人性让她感到空间的狭小，
使她感到窒息。  
  人世间似乎没有了什么让她牵挂的东西，惟一的就是那个梦，那个带给她
希望和快乐的梦，即便是死去，她仍然舍不得放弃。  
  她来到了阴曹地府，继续寻找着她失落的梦。汤显祖在这里给她提供了一
个充满着人性的广阔世界。化作鬼魂的杜丽娘突然发现，阴曹地府这个传说中
的鬼魅世界竟然是一个远比人世间有着更多理解和更多温暖的地方。她的因情
而殁不仅获得了胡判官的同情，同时，也使自己在追求梦的时候拥有了更多的
自由和更强的能力。正所谓“春心迸出湖山罅，飞上烟绡萼绿华”。她自由地
来往于阴阳两界，毫无顾忌地爱着，追求着。  
  同样是因情而死，许自昌的《水浒记·情勾》（即今昆曲之《活捉三
郎》）中的阎惜姣的形象却比杜丽娘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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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阎惜姣的出身决定了她与杜丽娘的决然不同的遭遇。一个寡妇人家
的女儿，又有了几分姿色，与纯粹一张白纸的杜丽娘相比，自然多了几分阅
历，多了几分泼辣。她深谙风情，却又似乎没有真正爱过。她与宋江的结合，
既有金钱的诱惑，又有亲情孝道的无奈，阎惜姣的命运实际上是值得深深同情
的。  
  不幸的是，站在阎惜姣对面的是宋江，是一个被赋予了许多男人应有的优
秀品格的英雄。这就容不得她有半点的不规矩了。于是，她原本看来应是正当
的情欲性爱追求自然成了水性扬花、淫娃荡妇的注解。可是阎惜姣就是阎惜
姣，无论社会舆论如何对她不利，她不会如杜丽娘那样羞羞答答，从她与张文
远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们是真心相爱的，但他们只能维持这爱畸形地存在
着，他们也无法改变现实。但对真爱的执着追求，他们始终未放弃过，甚至因
此而失去理智。  
  终于，招文袋事件给了阎惜姣极好的机会。她没有让这机会白白溜走，她
使出了她泼辣的本领，使宋江这个大英雄俯首就擒。只是剧作家不肯放过她，
仍然让她的泼辣升级成无赖甚至歹毒，成为梁山英雄的威胁，这样，宋江的杀
她就变得合情合理，而她死有余辜。  
  她这一死，为中国古代的戏曲舞台又平添出一场活捉的好戏。这出原本要
进一步展示她的丑态和揭露她的畸恋的戏，无形中却使她的形象于所谓的淫荡
之中透出了对真爱的执着。  
  被杀的阎惜姣，并没有如其他戏曲中的鬼魂一样，去找仇人宋江索命，而
是旧情不忘，来找心上人幽会，要实现长相厮守的夙愿,“鸳鸯性打熬未瞑，花
柳情摧颓犹胜”，“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也”。这出剧作家于
《水浒》之外精心构思的戏，无形之中使得阎惜姣这个形象远比先前丰满而又
复杂。与《牡丹亭》不同，对于阎惜姣来说，她并不需要阴间来作为为情而争
斗的根据地，而是把这里看着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温柔之乡。她决计让心上人来
一偿情债。她没有想到过复活，事实上人们也不会准许她复活。  
  死后的阎惜姣，一缕芳魂，来到张文远的住所，二人鸳梦重温。难得的
是，被剧作家极力否定的张文远，竟也流露出纨绔子弟中难得的钟情。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出戏出于维护正统的需要，对二人的痴情予以否
定，为暴露二人的丑态，剧中有许多繁难的身段和特技表演，为鬼魂题材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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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表演拓宽了空间，阎惜姣的舞台形象也无形中比生前增加了许多美感。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戏曲中，鬼魂世界通常还会用来作为道德法庭来审判
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无名氏的南戏《王魁负桂英》就是影响深远的一出。  
  剧中的敫桂英身份应该说比之阎惜姣更低，她的身上更多了一层风尘气，
但剧作家赋予她一个美丽的灵魂。她救落魄书生王魁于困境中，并且以身相
许，结为夫妻。后来，王魁应试高中，被宰相招为门婿。一纸沉重的休书，三
年的夫妻情分，院中姐妹的冷嘲热讽（实际上代表着强大的社会舆论），尤其
自身价值的被彻底否定，让她悲愤难抑。她只有死。  
  当敫桂英的魂灵见到王魁的时候，她面对王魁的绝情冷面，从关切到只想
做一个奴婢，一再降低着自己的要求。其实，这时候她已经不是在幻想着自己
破镜重圆，而是要看看这个她曾经深爱过的人是不是还有哪怕是一丝人性。然
而，她失望了。她终于不再心慈手软，毅然向负心汉复仇了。她不愿意这个人
面兽心的东西再留在世上继续为祸他人。  
  敫桂英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人们面对邪恶的强权势力时，不屈地做着顽强
抗争的精神象征。她要求王魁履行“铁铮铮到生同欢笑死同悲”的誓言，这实
际上是代表着广大人民共同认可并谨守的两性乃至两人之间的爱情或友情的忠
贞观。“富且易交，贵可易妻”，忘筌得鱼，自是人神共怒，应遭天谴。  
  和前面三个女性鬼魂形象相比，李慧娘的形象堪称中国古代戏曲的一个典
型。与前面三位女性一样，李慧娘的死也与情爱有关，她原本不过是奸相贾似
道的侍妾，地位低下，对生活原本不抱任何幻想，对情爱更没有奢望，整天战
战兢兢地过着没有任何幸福可言的日子。  
  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她的人生际遇。只因爱美天性使然，她于一
次随贾似道游西湖时，偶见书生裴禹，脱口赞了一句“美哉少年”。天真的李
慧娘万料不到这确属无意的赞叹，给她带来了杀身之祸。  
  化为厉鬼的李慧娘仿佛脱胎换骨一般，她大胆地向裴禹倾吐着自己的爱
情，“爱今宵风清月明，陪功夫与你剪烛西窗”，她感到了无限的满足，“盼
来笑眼欢无量，人遇知心话转长”。  
  在与贾似道的斗争中，她显示出过人的勇气和胆识。当贾似道要杀裴禹
时，她毅然将他救走，而当贾似道拷问众姬妾时，她挺身而出。生时逆来顺受
的李慧娘死后化做了自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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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以上四个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女性鬼魂形象，我们不难看出她们的
相同和不同之处，同样也不难看出作者对艺术的个性追求。有趣的是，同样是
虚构，中国古代戏曲中神的形象远没有鬼魂形象这么生动、这么多姿多彩。  
  总之，鬼戏作为中国戏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色既同中国戏曲的艺术品
性相连，又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当然，以上所说有关鬼戏所展现的一些方
面，并非仅限于鬼戏中所独有，甚至也不仅在鬼文化范畴的艺术品类中有所体
现，而是在人类从事的各种文学艺术创作中所共有的。这之中，既蕴涵着鬼戏
在丰富中国文化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也反映着它的种种局限。而对于鬼戏的评
价，也正应当建立在这样的客观现实之上。既不宜看不到其中的消极因素，而
给予过高的评价，也不因其演“鬼”出“怪”而予以否定。作为具有独特艺术
形象的戏曲，鬼戏的存在不仅不能有什么过多的非议，而是用科学的态艺术度
来予以审视。就其思想内容来说，，那些能够直接反映广大民众呼声和理想愿
望的鬼戏之作，自有其积极意义，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一些因迎合观众低级
审美情趣的恶俗之作。新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鬼戏的灭迹，相反，在人们
大都不再相信鬼魂的存在的同时，一些借助鬼魂这种特殊形象创作的新的鬼戏
还会产生，只是，人们在观赏的时候，几乎是带着纯粹的审美的眼光了。  
 
